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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铁西区到新铁西区， 从烟囱林立到
商圈繁华， 从曾经的荒地到如今的企业聚
集，一路向西，人们遇见“东方鲁尔”的变迁；

从创造数百个全国第一到走向没落，从
寻求突破到涅槃重生，从艰难转型到奋力振
兴，一路走来，铁西区折射的是中国工业发
展的“百转千回”；
三代铁西职工，40载命运沉浮， 透过一

个大家庭经历的点点滴滴，得以窥见一段坚
守、改革、创新的进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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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钎人”雕塑矗立在路旁，显示着铁西昔日的工业辉煌。

改革开放之初的铁西区俯瞰图。

职工证上承载了铁西人洒下的汗水。 本报记者刘旭 摄

铁西新区中德产业园的职工在新厂房里工作。

2018 年 9 月下旬的一个午后，沈阳阳光灿烂。 65
岁的李向东驱车从老铁西区向西奔驰， 鳞次栉比的高
楼和繁华热闹的商圈，不断从车窗外闪过。

“想看铁西区的变化，一定要沿着北一路向西到铁
西新区。 ”李向东望着窗外的风景说。

半个世纪前，这里烟囱林立、机器轰鸣，沈阳市超
过 80%的国有工业企业聚集于此。中国的第一枚国徽、
第一台拖拉机、 第一辆内燃机……铁西区创造了新中
国工业史上数百个第一，被称为“东方鲁尔”“共和国工
业长子”“中国重工业的摇篮”。

曾经的辉煌，在城市仍有印记。 保工街、卫工街、
肇工街、重工街，车子经过一条条以“工”命名的街道，
“持钎人”“力量”等雕塑矗立在路旁，散发着昔日的工
业气息。

当车子开进铁西新区，笔直的街道、茂密的绿荫映
入眼帘。 崭新宽敞的厂房，一个连着一个，沿着马路依
次排开。 16 年前，在经历了没落与阵痛后，铁西区借
“东搬西建”战略开启了浴火重生之路。

如今，这片曾经的荒地上，坐落了 4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 1300 多家企业，形成了企业规模宏大，工业门
类齐全的装备制造产业。 在中国有能力制造的 24 类
210 种成套设备中，铁西区占了三分之二。

李向东是地道的铁西人，一家五代人生活在这里，
绝大部分家庭成员是铁西职工。 他的父亲当过人人羡
慕的八级工，当时以 108 元的高月薪养着全家 7 口人；
他和几个弟妹经历了上世纪 90 年代的下岗再就业；他
的儿子、外甥在外受过高等教育，回到家乡成为新时代
的技术工人。

在过去的 40 年间，一家三代铁西人经历的点点滴
滴，串联起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记录下了国企职工
的命运沉浮，更写就了一部不断改革创新的进行史。

那时候，在铁西当工人牛气

李向东至今还记得自己刚成为一名工人时的情
景。

1968 年，他 15 岁，高中马上要毕业。沈阳鼓风机厂
来学校挑工人， 整个年级只有 5 个名额。 因为成绩优
秀，他是班里唯一被选上的学生，“心里美滋滋的，别提
多开心了”。

在位于沈阳市铁西区第一城小区的家中， 李向东
翻出当时的老照片。 照片中，15 岁的他身穿崭新劳动
布吊带裤和白衬衫，抬头挺胸。 “那时，沈阳街头最流行
穿工装。只要上街，我就穿上，投来的都是羡慕的目光。
更重要的是，当工人倍有面子，光荣。 ”

最让李向东难忘的是铁西工人下班时的盛况。 钟
声一响，30 余万身穿蓝色工装的工人潮水般涌出。 一
辆辆自行车挤满北二马路、 保工街沿线的各个十字路
口。 挂在车把上的铝饭盒，随着车子的颠簸叮当作响。

李向东的二妹李向红、三妹李香琴、三妹夫董志国
和四弟李卫东都在工厂上班，是典型的“工二代”。

“我当时最大的心愿是像我爸一样，成为一名劳动
模范。 ”李向东拿出一个至今仍在用的白色搪瓷缸，这
是他父亲被评为先进生产者的奖品。

那个年代，工厂里最牛气的是那些老劳模。每次开
会， 他们都被安排坐在第一排。 他们每到一处维修机
器、解决技术难题，厂长都要亲自出面迎接。

当劳模的另一个待遇，是有机会住进“工人村”。
“工人村”是当年全中国最现代化的住宅区之一，

143 栋“苏式三层红砖起脊闷顶”楼房连成一片，蔚为
壮观。 只有劳动模范、高级技术工人才有机会住进去。
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工人村”成为沈阳首批向外国人
开放的地区，仅 1978 年，就接待了 47 个外国参观团。

如今，在位于铁西区赞工街的“工人村生活馆”里，
依然能看到当年的生活图景。屋内放着三屉桌、双人木
床，桌上摆着老式收音机，墙边放着缝纫机和自行车。
每栋楼配有自来水、煤气、暖气。 楼里有“工人村大合
社”，百货、蔬菜、熟食、海鲜等一应俱全。还有配套的照
相馆、卫生院、储蓄所、幼儿园。
����� 据辽宁统计年鉴显示，1978 年， 辽宁的人均 GDP
相当于全国人均 GDP 水平的 177%。 凭着“国营工人”
的身份，李向东结识了现在的爱人。 结婚后，两人住进
了厂里分的 14 平方米的一居室。 一个大门里两间屋
子，一个屋子住一家人，厨房、卫生间两家共用。

������1978 年，李向东的儿子李文斌出生。 厂里有幼儿
园、子弟小学和医院，入托、入学、看病都有人管。 一大
家子过着稳定、模式化的工厂大院生活。

不过改变已经悄然发生。 “那时街边出现了菜摊，
品种虽然不多，倒也新鲜。每家工厂里都有几个技术员
‘下海’到南方闯，带回来的电子表很是新奇。 ”李向东
的父亲坐在床角说道。这位曾经的劳模如今已经 84 岁
了。

艰难岁月

随着市场经济席卷而来， 习惯了按计划和指令生
产经营的国有企业开始受到冲击。

1986 年 8 月 3 日， 沈阳防爆器械厂成为新中国第
一家宣告破产的国有企业。 当年 12 月 2 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通过了《企业破产法》。在当时，这无异于一声惊
雷，以至于有外媒惊呼：“中国的‘铁饭碗’真的要被打
碎了！ ”

“干得好好的，怎么说破产就破产了？ ”当时的李向
东并不太明白正在发生的改变。

一直到 1996 年，他所在的沈阳鼓风机厂一下子亏
损了 6000 万元，李向东才意识到危机已经降临。 工厂
的产量越来越少，工资发放周期越来越长，最后 3 个月
才发一次，拖欠的数目一增再增。 这期间，在沈阳机床
三厂工作的李向红、李香琴，在沈阳拖拉机厂工作的董
志国都陆续收到了“下岗通知书”。

由于管理不善、效率低下等多重原因，上世纪 90
年代，全国出现了国企员工下岗潮。当时，铁西区 30 多
万产业工人中，有 13 万人下岗。 “工人村”变成了“工人
度假村”。

“来，干一个！ ”2018 年 9 月 22 日，中秋佳节，李向
东一大家子在铁西区的一家火锅店聚餐，15 个人坐满
了一桌。

“2000 年我下岗，30 年的工龄啊，彻底和厂子脱离
关系。 公婆瘫痪在床， 因为拿不出儿子 200 元的住宿
费，吵了一周的架，天天晚上抹眼泪。 后来去应昌市场
找零工，擦玻璃、刷油漆，人多，一周等不来一份活儿。 ”
李向红往杯里续了点啤酒，眼睛有些泛红。

那时，李向东一家人都在寻找出路。
觥筹交错中，李香琴提到了恩人黄大妈。黄大妈叫

黄凤珍，是沈阳市铁西区兴工九委街道居委会书记。在
那段艰难的岁月里， 她和老姐妹们帮助了很多下岗职
工进行再就业，仅 2003 年就安置失业人员 1009 人。

当时，李香琴和丈夫双双下岗，儿子读高中，两口
子想开个理发店，可就是借不来本钱。李香琴经常以泪
洗面。

黄大妈安慰她说：“哭啥呀，这点事，大妈帮你想办
法。 ”租不起房子，黄大妈把一处走廊拐角隔出来给她
用；没执照，黄大妈拿起尼龙兜子、大夹子一趟趟跑；没
本钱，大伙儿捐出板凳、镜子和脸盆；黄大妈还带头去
理发，“闺女大胆剪，就拿俺练手。 ”

个人在找出路，企业也在求突围。 李向东还记得，
表哥在一家工厂上班， 他们试图生产和销售电话机来
挽救亏损的命运，但由于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不
允许工厂以市场化的方式生产出售。

尽管如此，大部分职工还是选择坚守。企业生产的
东西得自己找销路，每个职工包括他表哥在内，白天上
班生产，晚上就背着电话机挨家挨户上门推销。东拼西
凑为企业谋效益找销路，工资才勉强发了几个月。

“改革了，才能重生”

“一个国家怎么能没有工业呢？ 咱们工人有技术、
有力气，艰难日子会到头的。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李
向东也没动摇过对企业发展的信心。他没离开企业，还
说服工友留在企业搞创新。

2002 年，沈阳低压开关厂的拆迁，拉开了铁西工厂
“东搬西建”的序幕。 “东搬西建”就是把部分老企业从
铁西区搬到经济技术开发区， 利用市区与郊区形成的
地价差获得资金，帮助老企业安置职工、转换机制、改
造技术。

一年之后， 中央正式提出振兴东北计划，“老工业
基地的改造要致力于解决机制性矛盾、结构性矛盾”。

那时，李向东和董志国这些铁西的老工人们，都去

见证了厂子搬迁的历史时刻。 看着自己操作了几十年
的机器被拆除，泪水一颗一颗滑落脸颊。 虽然不舍，但
他们深知，“树挪死，人挪活。 改革了，才能重生”。

沈阳机床、沈阳鼓风机集团、沈阳变压器厂、东药
集团……从 2002 年开始，铁西区一共迁走了 239 家企
业，腾出超过 7 平方公里的土地，仅从土地出让中就获
得了 140 亿元资金。

对铁西区政府来说，这笔钱支付了企业的“改革成
本”：50 亿元用于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55 亿元
用于支持企业发展和下岗职工安置，还有 35 亿元用于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棚户区改造。

“搬迁改造不是简单的换地方， 而是盘活存量资
产，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 ”时任铁西改造指挥部
负责人王振中说。

由此，铁西区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并
成立铁西新区，赋予新区土地出让、配套费收缴等市
级经济管理权限，构建一体化管理框架。 政府对铁西
老城区重新进行规划和功能定位， 重点发展第三产
业，在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则集中规划建设先进装备
制造业聚集区。

2004 年， 沈阳鼓风机厂和沈阳水泵股份有限公
司、 沈阳气体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战略重组，
组建成沈鼓集团。 当时 51 岁的李向东跟着企业到了
新厂址。

“高大宽敞的厂房，新进的生产设备，横平竖直的
柏油路，绿草如茵的园区，厂区大得要乘电瓶车移动。
刚来时，大家高兴坏了，也铆足了干劲。 ”2018 年 9 月
18 日，走在沈鼓集团厂区，李向东回忆起刚来时的场
景，依然掩饰不住当时的激动。

搬到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后，铁西工业聚集区的
产品发展到装备制造 10 余个配套产业集群、1000 多
个系列、 近万种产品，51 种产品达到世界级水平，18
种工业产品居国际前 10 位。企业的实力增强后，吸收
了 20 万产业工人就业。 李向东的儿子李文斌成了辽
宁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名数控机床操
作工。

迎来好日子的，还有董志国和李向红。 2005 年，北
二路上建起了许多汽车 4S 店。董志国成了一名汽车修
理工。现如今，这里已是东北地区规模居前的汽贸集散
地，年销售额逾百亿元。兴华北街上还开起了一连串的
大型商场， 李向红应聘到宜家家居商场当起后勤保洁
员，成了外企职工。

2005 年，铁西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16 亿元，同比
增长 29.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53 亿元，同比增长
35.3%；财政收入 20 亿元，同比增长 36.5%……

更新城市面貌，留住工业记忆

李向东记得 ，他年少时 ，城区工厂林立 ，烟囱冒
烟，有时刮起大风，“土黄土黄的”。 姥爷家住在沈阳
化工厂附近 ，能闻到硫酸的味道 ，薄衫晾在外面 ，布
料上会冒出小洞。 后来他才知道，那是硫化物和粉尘
污染。

当时，铁西区的居民早晨出门绝对不穿白衬衣，因
为溜达一圈回家，衬衣就看不出是白色的了。

沈阳市区曾经的地标是矗立在铁西区、 高达 100
多米的沈阳冶炼厂的三根大烟囱。 很多铁西人外出归
乡，都有种看到烟囱便离家不远的亲切感。 然而，这些
烟囱也是沈阳最大的污染源。

尽管有诸多不舍， 沈阳还是拆除了 4000 余座烟
囱。与此同时，建设大路以北新建 19 公顷绿地，取代过
去的厂房和烟囱锅炉， 铁西区如今的绿化率达到 32%
以上，全年大气良好天数达到了 292 天。

“东搬西建”的头三年，铁西区拆迁旧城区、棚户区
共 400 余片，总建筑面积 415 万平方米。 2007 年，光明
街地区、牛心屯地区、艳粉地区等 147 处较大的连片棚
户区的 2.6 万户铁西人搬进了楼房。

李香琴一家就是受益家庭之一。
������1981 年，李香琴嫁到董家，一家三代 6 口人挤在
一间 30 多平方米、低矮潮湿的平房里。 李香琴夫妻俩
和董志国的父母睡在一张大通铺上，董志国的弟弟睡
在搭在炕沿的木板上，儿子睡在衣柜里。 房前屋后是
臭水沟，早上去旱厕得排队，夜里棚顶上老鼠沿着房
梁乱跑。

回迁后，一套 56 平方米的两居室，总共花了不到
20 万元，除去政府给的 8 万元回迁款，搬新居只用了
12 万元，“当时想都不敢想。 ”

政府有了钱， 补交了工人们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
险。 李香琴退了休，每月有 1000 多元退休金。

城区面貌可以换，工业文化记忆不能丢。
一路参观铁西的面貌， 李向东特意带记者绕道到

中国工业博物馆。 “每次外地朋友来沈阳游玩，我都会
推荐他们来这，因为这里浓缩着中国工业的发展史，浓
缩着老铁西的历史。 ”李向东说，城市建设加快后，沈阳
开始想办法留住大工业城市的文化记忆。

2007 年， 铁西区政府请沈阳建筑大学 300 名师生
对铁西区工业遗产进行普查， 首次登记发现的有 100
多处，经过筛选后留有 40 多处。

按照历史价值、 企业规模、 国内外地位等多方考
量，最后决定保留沈阳铸造厂，并建成“铸造博物馆”，
后经丰富、完善为中国工业博物馆，由通史馆、机床馆、
铸造馆、汽车馆、铁西百年记忆等 10 个馆组成。

一进展览馆，李向东就滔滔不绝地介绍起来。 “这
枚国徽与悬挂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的一样大，当年，沈
阳第一机床厂接到铸造国徽的任务， 经过全厂职工的
艰苦努力，终于圆满完成了任务。 ”李向东说，目前，有
67 枚悬挂在国家政府部门和重要机关的国徽是沈阳
第一机床厂铸造的。

第一根无缝钢管、 第一架初教-5 飞机、 第一台
12000 吨水压机、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第一个铸造用
机械手、 第一台精密丝杠机床……这些中国工人们的
伟大创造，都可以在这里见到。

“中国工业博物馆留住了沈阳不可或缺的文化肌
理与时代记忆， 也见证了人类社会工业文明发展的历
史进程和时代精神。 ”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
长王磊说。

退休后，李向东喜欢上了收藏，专门收藏铁西区的
老物件，职工证、徽章、讲工厂故事的小人书等等，有的
是老工人搬家后送的，有的是从破烂厂里捡回来的，有
的是从旧物市场“淘”回来的。

最让李向东爱不释手的，是三十余本职工证。 从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现在， 每个时期的职工证他都
有：从冶炼厂到机床厂，从铁路到建筑工程公司，涵盖
各个行业。 他还收藏了许多职工通讯录、乘车证和工
会会员证。

“这些磨损的纸片，承载了一代代铁西人洒下的辛
勤汗水。 ”李向东说。

“变则通，通则久”

“东迁西建 ”开启了铁西区的新纪元 ，但如何破
除体制机制痼疾，优化调整产业结构，仍然考验着铁
西人。

李向东这些“工二代”们陆陆续续退了休，李向东
的儿子李文斌、外甥周勇陆续进了企业成了“工三代”，
这些课题留给了他们。

几年前， 辽宁乃至东北再次面临经济发展难题。
GDP 增速放缓，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李文斌所在的沈
阳机床集团则在更早之前， 就出现了净利润下滑甚至
亏损的局面。这让铁西人意识到，一些老问题并没有得
到有效解决。

“搬迁改造后的铁西企业依然重视外延扩张，津
津乐道于体量之‘大’。但为啥不比单位面积产出？不
比核心竞争力？ 市场红火时忙着扩产能、赚快钱，顾
不上转型升级。 一旦需求萎缩， 扩张的产能顿成累
赘。 ”辽宁籍经济学家林木西如此诊断铁西企业存在
的问题。

“企业要发展，必须持续不断地创新。 ”李文斌说，
传统意义上的卖机床不赚钱， 应当研究机床的智能控
制系统。 2014 年以来，沈阳机床先后研发出 i5 智能机
床、平台型 i5M8 智能机床、面向工业领域的运动控制
智能平台系统 i5OS，提出“共享机床”概念。

在沈阳机床优尼斯工业服务有限公司智能展示中
心，李文斌向记者现场演示起智能机床的智能化操作：
指尖触碰间，一块钢锭就变成了北京奥运会主场馆“鸟
巢”的精美模型。

现在， 李文斌可以在任何地方通过网络操作机
床，生产加工产品。 这是父亲李向东难以想象的，在他

那个年代，工人们每天要围着三尺机台转，工作服上
满是油渍。

去年，李文斌所在的企业迎来了一个好消息：沈阳
机床集团综合改革试点成为国家八部委共同批准的唯
一地方样本。 改革在继续深化。

为了支持企业创新，把人才引进来，铁西区政府实
施“铁西安家”计划，设立 1 亿元人才发展专项基金，配
套出台创业型高精尖人才每月 4500 元专车补贴、未就
业高精尖人才配偶每月 2000 元生活补贴、50 元入住人
才公寓、个人所得税补贴等 17 项实施细则。

周勇便是引进来的人才之一。
38 岁的周勇是李向红的儿子， 从北京工业大学

毕业后北漂了 10 年。5 年前，他回到了铁西老家。 “都
知道铁西在工业上有很好的基础， 工业产值占整个
沈阳的 40%，可以说是沈阳工业的风向标，但铁西的
科技属性相对较弱。 我希望能在这方面给工业企业
增加活力。 ”

2017 年，周勇加入沈阳金谷科技园一家专为工业
企业智能化改造提供支持的工业大数据公司。 金谷科
技园位于铁西区北一路重工街附近， 目前已有上百家
科技、金融和生产服务业企业入驻。

在周勇看来，铁西的大部分企业还处于工业 2.0 阶
段，单纯重视资金和业务开展，智能化和精细化管理严
重不足。 “比如，当地不少企业至今仍在使用人工方式
对高空设备进行检查，而在江浙、广东一带，通过无人
机、数据建模进行类似诊断的情况已经很多了。 ”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周勇说，现在不是那个
只管低头干活的年代了，要学会抬头看路，“政府、企业、
职工一起使劲，才能让铁西工业再上一个台阶。 ”

除署名外，本版照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铁西装备制造业聚集区的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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